
星加坡文藝研究會成立典禮
致詞者為該會會長蔡崇語
在座者右起第一人為™�弦、第二人為劉以鬯、第三人為楊松年、第六人
為白先勇、第七人為方北方。

香港的文學活動 劉以鬯

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新加坡剛剛成

立的 「新加坡文藝研究會」主辦了一個國

際文學座談會 ，邀請來自美國 、台灣 、香
港 、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文藝界傑出人士 ，

主講有關各地區的華文文學活動情況，交

流彼此的經驗。應邀參加座談會的講員有
．白先勇 （美國 ）、™�弦 （台灣 ）‵劉以

鬯 《香港 ）、方北方（馬來西亞 ）、黃東

平（印尼），以及「新加坡文藝研究會」
的代表 “

本刊榮獲劉以鬯先生及 「新加波文藝
研究會」代表楊松年博士的原稿講詞。劉

以鬯先生是我們熟悉的資深著名小說家 、

副刊編輯 ；最近主編出版一套 「中國新文
學叢書」 ，更完成一部中篇小說 「猶豫」

，創作力極盛。楊松年博士是 「新加坡文

藝研究會」的會長 ，主編 「新加坡文藝」
季刊；他的講詞 ，因為時間關係，在會上

並沒有宣讀 ，將同時在 「新加坡文藝」發

表 。兩篇報告 ，勾勒出兩地文學活動的現
況 ，有助我們的了解 。 （編者 ）

本人被邀在這個國際性的文學研討會
上講話，深感榮幸 。主辦當局出給我的題
目，範圍似乎廣了些，在二十五分鐘之內

，不容易講得清楚。我只能向各位作一個
扼要的報告。

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，大部分香港人

對文學都不感興趣。我說r大部分」，因
為小部分香港人對文學還是有興趣的。雖

然難以排除的阻力令人懷疑香港這塊壤土
是否適宜文學花朵的成長；事實告訴我們

幾十年來 ，一直有人在艱苦地從事嚴肅
的文學工作。

談香港的文學活動 ，一九四九年是一
個重要的年份。

一九四九年之前 ，大陸作家如茅盾 、
戴望舒、葉靈鳳、馮亦代、端木薛良 、蕭

紅 、駱賓基、穆時英、臧克家、黃藥眠、
司馬文森、祠靈等都在香港住過。魯迅、

巴金、郭沫若也曾到過香港。但是 ，正在

研究香港文學的小思認為 ’「在一九四九

年以前，香港確是沒有『香港文學 這個
概念存在的。」換句話說，「香港文學」
這個概念應該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才存在
的 。

一九四九年之後 ，大部分來自中國大

陸的或在香港土生的文學工作者都寫了表

現香港的作品，在作品中顯露對香港的關
心 。儘管困難很多、阻力很大 ，文學活動

�從未停頓過。中大文社《當勢》座談會

資料冊中的《主要文藝雜誌年表初編》是

一份很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，��使不夠全面

，也足以說明三十多年來香港文學工作者
的工作情�了。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，文
藝刊物為數不能算少，只是易於夭折。香
港的文學工作者似乎都有一份可愛的固執
，在缺乏有利條件的環境中，「此伏」仍

有「彼起」，「前仆」仍有「後繼」，總
不肯將失敗當作事實來接受。

香港辦文藝刊物 ，除了勇氣外 ，還需

要一股��勁。要解釋這一點，《詩風》也
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。《詩風》是雙月刊
，現在已出到第九十五期。在香港，這樣

長壽的文藝刊物是很少的 。它 是疾風中的

勁草。不過，你要是因此認為《詩風》已
被香港人接受的話，那就錯了。據熟悉《
詩 風》的人告訴我 《詩風》銷數最多的
時候，每期銷三、四百本；現在的情形更
差 ，有時銷百幾本，有時一百本也不到。
一本雜誌每期只能銷一古本左右，當然是
十分可悲的“不過，香港就有這樣一種單
靠��勁而不怕虧本的雜誌。

不怕虧本的雜誌終究不多。辦了七年

多的《海牟文藝》，因「銷行阻滯，虧蝕

良多」，在去年十月停刊了。兩個月後，
提倡讀書的《開卷》也「因銷數不夠理想

，成本日益增加，虧損良多，難以支持」
而停刊。這兩本文藝雜誌的停刊，對大多

數的香港人來說，絕對不是值得惋惜的事

《海洋文藝》停刊後 ，曾多次流傳某
人或某出版公司正在籌備出版新的文藝雜

誌 ；但是 ，樓梯響了幾個月 ，始終不見人

下來。，

目前，香港除了銷數不過一百左右的
《詩風》外，已無定期出版的文藝刊物 。

《八方》是不定期刊，編得雖好，銷數�
不多，除非在經濟上獲得有力的支持 ，否

則，很難維持下去。《香港文學》是幾個
青年合力辦的雜誌 ，力量薄弱，脫期已久

，不知道是否能夠繼續出版。《羅盤》已
停 ，聰說有幾個年輕人仍想搞下去 ，如果
一切順利的話 ，本年九月間可能再出。《

素葉文學》創刊號於去年六月出版，第二
期直到現在還沒有問世。該刊負責人告訴

我：第二期將於四月出版，顯然也在苦撐
中。至於《青年文學》也很久沒有哨息了
，據說：「客觀環境的困難使今屆籌委會

不得不謹慎從事。」（《籌委會總報告》

）

在這種情形下，作家寫成作品後想找
發表的地方就會發生困難。去年 ，在《香
港文學三十年》座談會上，有人問舒巷城

「目前文藝雜誌這樣少，你寫了文章會

找不到地方發表嗎。J舒巷城答 ．「如果

有文章的話，拿給胡菊人在《中報月刊》
上發表，相信他不會不登的。」

這就說明了現階段香港文學最可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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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面。由於「客觀環境的困難」，使文學
刊物多數陷於停頓或半停頓狀態 。文學為

了求生存 ，不得不依附綜合性雜誌 。更可

悲的是 ．現在有些綜合性雜誌 ，知道大多
數讀者對文學不感興趣，為了避免銷數下

降 ，次定削d減刊登文學作品的篇幅。
綜合性雜誌削d減刊登文學作品的篇幅

，使文學工作者只好將希望寄存在報章上
。報章對文學的推動是應該有一些力量的

，但是 ，絕大多數的香港報紙都排除文學

作品 。香港每天出版的報紙達幾十種之多
，願意刊登嚴肅文學作品的 ，少之又少 。

目前，只有兩份報紙闢有文藝版 《新晚
報》的《星海》版 ，每週發刊一次 ；《文

匯報》的《文藝》版，每半個月發刊一次

。兩種副刊雖然也登本地作家的作品，數

量不多 。
至於香港出版商所走的路向，對文學

工作者也是沒有甚��鼓勵的。香港出版界
有一句流行語 ：「文學作品是出版界的毒

藥。」因此，嚴肅的文學作品想在香港找
到出版的機會，並不容易。香港作家的作
品在外地出版的 ，為數倒不少，隨便��兩

個例子 ．《香港小說選》是在福建出版的

，《大拇指小說選》則在台灣出版的 。不
過 ，這不是說香港的出版商就不出文學書

籍了。有一個時期 ，靠複印機弄出來的翻
版書充斥書市。現在，情形已有顯著的改
變 ，部分出版社也願意規規矩矩出些新文
學的書籍了。《香港文學研究社》除繼續

出版《中國現代文選叢書》外，最近出版
了一套《中國新文學叢書》。《時代圖書

有限公司》出版了茅盾的《鍛煉》與《脫

險雜記》，艾青的《抒情詩一百首》、沈
從文的《從文散文選》等。三聯書店除出
版《回憶與隨想文叢》外 ，還在計劃出版
《現代中國作家叢書五十種》與《沈從文
文 集》、《郁達夫文集》。《昭明出版社
》出版了《柯靈選集》、《巴金選集》與

《當代中國作家風貌》等。此外，《素葉
出版社》的《素葉文學叢書》第九至第十

二 種 ，最近已出版 。
明知不可為而為，在一般不喜歡文學

的人看起來，當然是很��的。但在香港，
既有一些人願意在無利可圖的情形下為文

學做一些「��」事。前幾天，香港有一家
「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」成立了。這是
一家「以發掘寫作人材，推動讀書風氣為
目標」的出版公司，已開始公開徵求創作

小說 。
事實上，不僅少數出版商肯為文學盡

一點力，像市政局、港大、中大學生會與

理工學院學生會 ，雖然遭遇的困難相當多

，也在披荊斬棘 ，為香港社會做™�播種子
的工作。市政局為了「鼓勵市民對文藝寫
作之興趣 ，藉以提高一般文化水準」，於
一九七九年��辦了《中文文學週》與《中

文文學獎》。今年是第二屆了 ，除《文學
獎》外 ，八月將舉行《文學週》。港大、

中大學生會聯合��辦的《青年文學獎》，

今年是第八屆。第七屆的《文集》上月已

出版 ，從集中的得獎作品來看 ，香港年輕
一代的寫作水平相當高。此外，《青年文
學獎籌委會》還辦了一些推廣性的活動 ，

諸如「文學生活營」、「寫作斑」、「文
學講座」、「電台節目」、「青年文社」
「中學巡訪」之類。··⋯理工學院每年
也��辦一次「理工文藝創作比賽」，範圍
較小 ，參加者只限於校內的同學。

在過去的兩年中，經中國大陸到香港
來的作家有好幾位 。蕭乾、畢朔望、卞之

琳 、馮亦代 、秦牧、陳殘雲、黃慶雲、吳

紫風、艾青、王蒙等都曾在香港公開演講
並參加座談會 。聽說中文大學正在籌劃��

辦《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》，將邀請各地

作家來港參加 。
從這些事實來看，雖然香港文學活動

的推展經常遭受阻力 ，搞文學的人還是有
的。值得一提的是 有些愛好文學的年輕
人明知改變社會風氣之不易，�願意以薄

弱的力量去克服重重的困難，為文學做一
點事。《大拇指》在極艱苦的情�中出版
了五年，現在仍在出下去 。《素葉出版社

》的成立，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。許迪鏘
與周國偉在接受《理工學生報》文藝版專

輯組的訪問時，坦率說出了籌集資金的情

形 ．
「我們是以儲蓄的方法來籌集資

金的，在照顧生活的必需以外 ，每人
按月都賸出一點錢來儲起 。儲夠了一

個數目，便拿來出版一輯書。」
《素葉出版社》用這種方法出版的文

學作品 ，已有十二本 。上月出版的四本中

，有一本是吳煦斌的《牛》。《牛》的出

版 ，是香港文壇的一件大事 。它不但用事
實反擊了「香港沒有文學」的謬論，還使
所有對香港文學失去信心的人重獲信心。

除了吳煦斌 ，在寂寞地、不斷地做™�

智力勞動的文學工作者如胡菊人、李維陵
、也斯、西西、何福仁等都已取得相當好

的成績 ，是必須加以重視的 。對於香港的
文學工作者 ，路太窄 ，不成問題 ，只要有

路 ，總是可以走的。在我離港來星的前一
天 ，《港大文社》寄了一本新出版的文藝
雜誌給我 。這本文藝雜誌叫做《新火》。


